
佛塔受花形制渊源考略 

兼谈 中国与中、西亚之艺术交流 

王敏 庆 

塔本非中国本土建筑形式，但在佛教传入后，佛塔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佛塔的标 

志性构件——塔刹，随时代不同而体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中国佛塔塔刹主要包括受花、小覆 

钵、相轮以及最上部的宝珠或水烟。塔刹中的相轮早在 印度覆钵式佛塔上已经出现，并传入我 

国，然而其塔刹上却并没有受花。受花是由异域传入，还是在佛塔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国本土形 

成的一种建筑构件?本文通过对早期佛塔的梳理，认为受花形成于中国本土，最早它有两种形 

式，花叶式和阶梯几何式，其根源可追溯到犍陀罗佛教雕刻中的石柱花叶柱头，和遥远西亚纳巴 

泰文明中的一种建筑形式。受花在中国佛塔上的出现，正体现 了中国与中亚乃至更加遥远的西亚 

之间所存在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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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何谓受花 

受花又名请花，又称山花蕉叶或蕉叶，是佛塔顶部塔刹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 

同的特色。初期的受花位置并不固定，有时它出现在小覆钵 (塔刹上的半球状物体)的下面， 

承托着小覆钵，在覆钵上再安置装有相轮的刹杆。(参见图1—1)有时则出现在覆钵上面，但这 

种情况多出现在本文所讨论的阶梯几何状受花上。 

据笔者所查，在古代文献中并无 “受花”或 “请花”之名，古建筑词典中也不见这一名词， 

“山花蕉叶”亦不见用，典籍所见者惟 “蕉叶”一词。宋代知礼撰述的 《金光明经文句记》云： 

“《十二因缘经》八种塔并有露盘。佛塔八重，菩萨七重，支佛六重，四果五重，三果四，二果 

三，初果二，轮王一。凡僧但蕉叶火珠而已。虽两经异说，而凡僧并无层级。迩世所立虽无露 

盘，既出四檐，犹滥初果。傥循蕉叶火珠之制，则免借上圣识者宜效之。”④ 从文献记载上看 ， 

凡僧的塔上只有蕉叶火珠，而轮王以上至佛的塔上还树有数量不等的露盘 (相轮)，从位置上可 

知，这个蕉叶就是受花的位置。该条史料是关于 “蕉叶”这一佛塔构件的最早记载。“蕉叶”之 

称盖是由其形态而名，所谓 “受花”或许有承受、承托之意，因为它上面有小覆钵及刹杆。“请 

花”之名一般多出现在 日人的著作中。以下对佛塔这一部位的称呼采用学界常用的 “受花” 
～ 词 。 

关于中’国早期的佛教艺术，学术界已有一个共识，即中国早期的佛教艺术并非直接受古印度 

① (宋)知礼述：《金光明经文句记》，大正藏No．1786第39册，第83页。与此记载相似的资料还有 (明)性 

祗述：《佛说目连五百问经略解》， 续藏第44册，No．0750，第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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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简单。尽管武梁祠的脊饰 (图2—1、2)看上去和莫高窟428窟佛塔主塔一层的受花在弧线 

的运用上有些相似 (图6—4)，但二者并无明显的内在演变关联。此外，曹天度塔呈阶梯几何状 

(雉堞状)的受花 (与428窟佛塔主塔第二层受花形像一致)，更与武梁祠的脊饰造型相去甚远。 

而且武梁祠也只是个例，自两晋南北朝以来 ，大量出现的建筑图像，如明器陶楼，墓室壁画的建 

筑以及石窟中的建筑，其屋脊装饰普遍为半月形 (图2—3)，在这种情况下，北朝晚期的受花跨 

过几百年的光阴，从东汉山东的一个祠堂里寻找其出现源头，似乎不太妥当。而且我们注意到， 

受花有着阶梯几何状和花叶状两种形态，其中的差异是否可以忽略?吴庆洲所说仅是几何状受 

花，那么花叶状受花又是来 自何处? 

第二种看法是孙机先生的粟特因素影响说。孙机先生在 《我国早期单层佛塔建筑中的粟特 

因素》一文中关于受花的文字是这样叙述的：“可以说，南响堂山石塔除了在圆拱顶上立刹竿、 

悬铃铎以外，几乎原封不动地借用了粟特建筑的外形。其刹竿直插在原先饰于圆拱顶端的花朵 

上，这一部分以后被称为 ‘受花’，以为是从犍陀罗塔之平头演变而来，其实它本是粟特建筑上 

得饰件。”从文字上看，孙先生似乎意指受花最早出现在北齐的单层塔上。然在北齐之前的北 

魏，佛塔受花已经出现，而且其样式与粟特拱顶上的花朵亦无关联。因此若要弄清受花的渊源， 

还需对早期的佛塔图像或类佛塔图像进行梳理方能得出结论 ，而云冈石窟则为受花的出现提供了 

完整的图像演变序列。 

二、受花形制渊源 

在笔者对云冈石窟佛塔受花的考察中发现，初期受花形制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植物花叶 

状受花，一类是阶梯几何状受花。 

(一)植物花叶状受花 

受花的真正出现是在云冈石窟，其中石窟中不仅出现了完整的带有受花的佛塔 ，而且还清晰 

地反映了受花的出现及演变过程。 

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受犍陀罗影响甚大，受花的出现笔者认为与犍陀佛教雕刻中古希腊 

科林斯柱式有密切的关系。古希腊有三大柱式 (图 3)，其中科林斯柱式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被 

广泛运用，并形成具有犍陀罗地方特色的 “科林斯”柱式 (图4)。其柱头花叶中所出现的人物 

形象，在传人中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也被保留了下来，这是在云冈二期石窟佛塔或类似佛塔建筑顶 

部的花叶中所见到的人物形象。有学者认为这一形象是 “化生”，① 但笔者以为它更多成分是云 

冈对犍陀罗艺术图像的挪移。在犍陀罗，这一人物形象不是固定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 

佛教徒、佛的供养者。② 进入云冈后这个人物形象变得比较固定而简略，它是受花源自柱头花叶 

装饰的最好 “人证”。 

由于云冈一期洞窟中未见佛塔，而三期中的佛塔受花则已发展的相当完备，可知受花的出现 

及演变的重要阶段在云冈二期。笔者在详细梳理云冈二期佛塔及类佛塔雕刻时制有一张完整的图 

表，通过对它们的梳理和排比，可使人们对受花的出现和演变情况一目了然。这里由于文章篇幅 

① “依照其构造，应该是一 种石造 的重 层柱，顶部没有 相轮和覆钵 ，而在塔顶上覆 有类似 “阿康萨斯 

(Acanthus)柱头的装饰 ，即在两片半扇形叶状的中央，出现一个人头，有时出现半身人像，或许就是所谓 

的 ‘化生像”’。陈奕恺：《略论北魏时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浮雕塔形》，载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 

窟一千五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 230页。 

② 有时花叶中偶尔出现佛坐像。晁华山： 《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图2—7，第 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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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接近多层楼阁式塔的外貌特点，只是它尚无作为塔的标志性特征的相轮。① 但在第 l0窟 

这座有着收分的多层柱的柱头变得更为讲究，它的形制不再像柱身那些平板式的隔层，而是出现 

了类似束腰须弥座似的台座，它的上面承托着花叶。这种多层柱身石柱的进一步演化形式则是如 

第2窟那样带有相轮、覆钵及多层屋檐的完整意义上楼阁式塔的出现。之所以认为云冈二期石窟 

中这种楼阁塔的形式来 自有着多层柱身的石柱，除它们的主体都为多层之外，我们看到石柱最显 

著的特征——带有基座的花叶柱头被保留了下来，如第 6窟佛塔顶部的那个基座与第 l0窟完全 

相同，第2窟虽小有变化，但形制基本相同。而最上部的花叶则已成为佛塔的受花。我们注意 

到，花叶状受花基本上都出现在覆钵下，即覆钵出现在受花中，然后再在覆钵的上面立刹杆相 

轮。在笔者所梳理的云冈佛塔中第 2窟、第 6窟、第 11窟以及云冈三期的第 l4窟，均是如此。 

实物表明，花叶状受花最初是出现在楼阁式佛塔塔顶的塔刹中，它是由犍陀罗雕刻中石柱的花叶 

柱头演化而来，它不与覆钵塔的平头产生任何关联。云冈二期楼阁塔塔刹实际上是由一个带有基 

座的受花，承托着缩小了的、带有相轮的覆钵塔构成。由于印度或犍陀罗佛塔均为覆钵式，而这 

种中国楼阁式建筑要想取得塔的身份就要有塔的标志，即插有刹杆相轮的小覆钵，所以在高层楼 

阁塔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覆钵埋于受花中。这一时期塔刹规制并不固定 ，呈现多样性，如有的相 

轮为三个。 

上文提到，孙机先生曾说受花为犍陀罗塔之平头演变而来 ，而本文这里所论证的花叶状受花 

又与覆钵塔的平头无关。那么犍陀罗覆钵塔上的平头究竟与受花有无关联呢?当然有，只是不表 

现在花叶状受花上，而是体现在另一种受花形式——阶梯几何状受花上。 

(二)阶梯几何状受花 

这种阶梯几何状受花出现在云冈二期第 11和 12窟中 (参见图5)。其时间约与9、10窟开凿的 

时间接近，其形制为两组阶梯相对，中间构成 “V”字形，它的形象与城墙上的城堞颇为近似。 

除云冈外，北魏时期敦煌壁画中的佛塔受花也有阶梯几何状形式 (图6：1—3)，到北周时 

这种几何形受花依然流行，如428窟佛塔及 301窟佛塔 (图6：4—5)。综合这些阶梯几何状受 

花我们发现，几何受花与小覆钵存在两种关系，一是几何受花内没有覆钵，如 257窟的两个佛塔 

以及 428窟佛塔， 一是几何受花内有小覆钵，如图5中的云冈11窟佛塔、敦煌 254窟及 301窟 

佛塔。就时间较早的北魏塔来看，楼阁式高层佛塔塔刹部分是几何受花内置覆钵的形式，而单层 

塔则受花内无小覆钵。这种现象似乎表明在高层楼阁式佛塔中，几何状受花虽然被使用但它遵循 

的是花叶状受花使用的原则，即受花位于覆钵之下。而几何受花内无覆钵的形式则更多地提示我 

们这类几何受花与平头的关系。其实图6中257窟的两座佛塔，若不看下面的中式建筑，上面就 

是一座完整的平头为几何状受花的覆钵小塔。 

但这种阶梯几何状受花的出现和演变过程不像花叶状受花那样清晰，需要我们花更多的精力 

去寻找线索。在第 12窟我们发现一种形制非常奇特的建筑形式 (参见图 5云冈 12窟建筑)，我 

们注意到它的顶部，阶梯几何状 “装饰”及中间立有人物形象的组合与第 1 1窟佛塔阶梯几何状 

受花完全相同，很明显这种建筑形式与阶梯几何状受花的出现关系密切，而阶梯中间站立的人物 

更是明显来 自犍陀罗花叶柱头中的人物。但是这种与阶梯几何状受花有着密切关系的形制奇特的 

建筑源自何处?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不是中国本土所固有的建筑形式，应当与外来文明有 

关。查清它的渊源，应当会对几何状受花的出现大有裨益。 

在追寻相关线索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遥远的阿拉伯半岛的西北部，有一处公元前后开凿于 

①② 关于这种中国式的 “科林斯”多层石柱与高层楼阁式塔的关系，陈奕恺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但他只是 

提及二者具相似性这一现象，而未加深究。参看其文 《略论北魏时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浮雕塔形》，载 

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一千五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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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此表格的分期方式，本文所谈到的佩特拉及Mada’in Saleh的辉煌石雕建筑就凿建于早期 

罗马时期，也即纳巴泰王国最辉煌的时期。不过，纳巴泰的强大是相对的，它的强大是建立在罗 

马帝国保护的基础上。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罗马帝国将纳巴泰作为对付安息帕提亚王朝的缓冲 

地带而加以保护，直至106年成为罗马的一个省。可见纳巴泰与希腊罗马文化关系之密切，这一 

点在建筑上体现的尤为明显。首都佩特拉位于海拔 3000英尺的高原上，整个城以岩石雕成，其 

中包括岩石剧场、宫殿和石窟，因此这里又被称为 “岩石城”(图9)。图7中的纳巴泰南部城市 

Mada’in Saleh的石雕古墓建筑群的建筑样式，同样也在佩特拉大量出现，形制完全相同，可见这 

种建筑样式在纳巴泰古国颇为盛行。只是作为首都，佩特拉的建筑样式比 Mada'in Saleh更加丰 

富。不管是佩特拉还是 Mada’in Saleh，它们的建筑风格很明显带出古希腊罗马建筑风格的影响， 

例如 Mada’in Saleh古墓入口的石门样式完全是古希腊神庙式的，三角门楣内的人面像很容易使人 

想到雅典娜神庙相同位置的美杜莎 (梅杜萨)头像。但深受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不等于纳巴 

泰没有自己的文化特色，Judith McKenzie就认为纳巴泰这些宏伟的建筑是在吸收了古希腊罗马古 

典建筑思想的基础上将其改造，以适合他们自己的东方的建筑观念。① 而Khairy则更直接地认为 

这些伟大的建筑出自纳巴泰本地匠师之手。② 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这就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纳 

巴泰的建筑似古希腊罗马风格，但又不全似，而这个 “不全似”则正体现了纳巴泰的民族或本 

土特色。例如那些建筑顶部的阶梯状呈 “V”字形的装饰，这种装饰并不见于古希腊罗马的建筑 

中。笔者之所以强调纳巴泰文明的本土特色，旨在说明她不是单纯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附庸，在 

宗教、文化、艺术方面她都有着 自己的鲜明特征。说到本土特色，则需要注意纳巴泰与两河流域 

及波斯文化的关联，而这些东方文明才是与她有着最亲密的地缘关系的。除罗马之外，在纳巴泰 

王国存在过的那片土地上，曾先后被亚述、(新)巴比伦、波斯等国占领，战争固然给人民带来 

深重的灾难，但也不可否认它带来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例如在 《旧约 ·列王记 (下)》中就记 

有一段巴比伦王攻占耶路撒冷后掳走大量工匠的文字记载，③ 当公元前 539年波斯帝国崛起之 

后，在波斯王居鲁士时期，这些被掳走的犹太人的后裔又重新回归耶路撒冷。④ 在这些能工巧匠 

人口的往还流动中，文化艺术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传播。此外，纳巴泰人与犹太人国土毗邻，往 

来密切。犹太人在重修耶鲁撒冷的城墙时，就曾遭到阿拉伯人的嘲笑。⑤ 在犹太人被放逐巴比伦 

之后的文献中所说的阿拉伯人指的就是纳巴泰人 (又译作奈伯特)。⑥ 

在这块西方人笔下 “肥沃的新月地带”⑦，世界上著名的几大文明及宗教在这里产生或交 

汇，如两河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晚 

些时候的伊斯兰教等。纳巴泰人所创造的文明是这一地区众多文明中的一个，但它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周边的文化密切相关、相融。所以，在公元 106年纳巴泰被罗马帝国吞并成为其一个省之 

① 参见 Martha Sharp Joukowsky：“Nabataean Petra．”，Bulletin of k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2001， 

No．324．P4．该文作者引述了Judith McKenzie的观点。 

( Khairy，Nabil：“The Mada'in Saleh Monuments and the Function and Date of The Khazneh in Petra”．Palestine 

Exploration Quarterly，201 1，No．3，Vo1．143．P169．“The writer rejects the work being by Alexandrian craftsmen 

because all the closely similar parallels from Mada’in Saleh，displaying a fine sense of beauty and a high level of 

architectural and artistic elegance，were produced solely by Nabataean artists and masons．” 

③ 《旧约 ·列王记 (下)》，24章：13—17。 

④ 《旧约 ·以斯拉记》，1_．2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 

从被掳到之地 ，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 

⑤ 《旧约 ·尼希米记》，2章：19。 

⑥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第27页。 

⑦ 新月地带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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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受花形制渊源考略◎ 

(参见图 l2)，可见这种装饰在阿拉伯有着悠久传统。图13是现藏于斯瓦特博物馆的一座犍陀罗 

小佛塔平头的局部 ，其样式与源 自西亚城墙上的城堞一样呈阶梯状。在很多犍陀罗小佛塔上都有 

着这样的平头。我们发现这种城堞形状很像几何状受花，只不过几何状受花是将相邻的两个城堞 

各取一半，中间构成 “V”字形。图14是中国敦煌莫高窟257窟北魏时期壁画中的建筑，墙垣 

上的城堞连堞眼都与伊朗谒见殿遗址的堞眼相仿佛。而且墙上的每一个墩台上出现的城堞形式与 

佛塔阶梯几何状受花形式更是一致。其实这几张图片已经为我们勾勒出这类城堞的一个传播脉 

络：从西亚到中亚犍陀罗再到中国。 

那么这种城堞有没有可能是中国本土的建筑形式呢?笔者查找了中国古建筑的相关图像资 

料，然而却没能找到在北魏之前中国有这种阶梯状城堞的图像。它虽名为城堞，但不一定都用在 

城墙上，在西亚很多庭院的围墙上也都使用这种装饰。图 15是发现于我国天水的一处隋唐墓中 

屏风石棺床上第 9屏的一幅图案，① 画面最上部坐着三个西域胡人，他们下边就是这种阶梯状城 

堞 ，而且从画面中还清楚地看到，城堞是安置在院墙上而非城墙上，院子里好像是个酿酒作坊， 

工人们正忙碌着。而且我们还发现阶梯状城堞下连续排列的小长方形与犍陀罗小塔平头的方孔相 

似，这一证据似乎也更说明了阶梯状城堞从西亚传人中国的路线。② 然查中国汉代画像石或画像 

砖上的庭院，其院墙上都无这种阶梯状城堞。从目前现有的证据看，它不支持这类城堞源于中国 

本土之说。 

纳巴泰古墓建筑上阶梯状 “V”字形的装饰不应当是一种孤立存在的形式，它似应与某种建 

筑有关，而它与西亚城堞均出现阶梯状的形式实在给人以太深的印象，以至于不得不把二者联系 

起来。上文我们谈到这种阶梯状城堞在西亚普遍流行，而且我们还看到敦煌北魏 257窟须摩提女 

请佛缘故事画中的庭院，其院墙上两种装饰形式并存，这似乎也说明了它们之间存在联系，即它 

们可能是同一种建筑风格中样式相近的建筑装饰。但它们的联系具体在于何处?笔者推测，纳巴 

泰建筑上的那种半个阶梯状城堞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城堞位于转角处所造成的。城堞在墙垣上 
一 个挨一个排列，当墙体成直角转折时城堞也会随之转折，而城堞转折的最佳位置就是它的正中 

间，城堞转折后我们从正面看去，它自然就只剩下半个。图 10巴比伦城复原图中，我们便可清 

楚地看到这种城堞转角。然在西亚的这类建筑中，城堞并不总是长长的排列在墙垣上，一些方形 

的塔楼顶部，有的只有4个城堞，若是安置于门楣的上方那就会更少，而那种城堞的形式也就越 

接近纳巴泰古墓顶部的样式。参见图 16笔者所绘城堞角折示意图。所以笔者推测，这两种源于 

同一建筑风格的装饰，很可能是随着这一风格的西亚建筑同时传人我国的。 

第二个例子是公元6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右翼神像浮雕的头部装饰与云冈 14窟北魏佛 

塔塔刹上的相轮 (图17)。这两件东西从时代、地域上都相隔遥远，但我们却看到两者在造型上 

是如此的相似，甚至连三个锥体上的圆形小饰物都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作为佛塔标志的相轮 

有着一圈圈的痕迹。第三个例子是一枚纳巴泰钱币后面的祭坛，它的形制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犍陀 

罗的佛塔，特别是那些时间较早，塔身还不是显得十分高耸的那类佛塔 (参见图 18)，并且一些 

佛塔前面如纳巴泰祭坛前面一样也有着阶梯踏步。而这种犍陀罗塔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单层覆钵 

塔之间又存在着关联，其传播演变线索较为清晰。 

① 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 1期，图3，第48页。 

② 天水市发现的这处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葬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但观其棺床形制与西安发现的北周粟特人墓葬 

围屏石塌形制十分相似 ，如安伽墓和康业墓 ，其墓主均为粟特人。(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 

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6期。)甘肃天水本也是粟特人聚集地之一，从墓葬形制及围屏画所表现的内容来看，此天水隋唐墓墓 

主人很可能也有着粟特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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